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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众多的少数民族，悠久的中医药历史，孕育着其独特的中医药技术
和文化。近五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陆续制定地方性中医药保护条例，从中医药技术与保护、中医药教育和
人才培养、中医药产业发展与促进、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立法为地方中医药事业保驾护航。但
是，局限各种因素，西部地区的中医药立法仍存在民族特色中医药保护发展不够突出、环境保护不够重视、
产业条款过于粗放、知识产权保护略显乏力的短板。为此，适当凸显民族中医药特色，协调产业发展与环境
保护，参照东部地区细化产业条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西部地区日后修订中医药条例可以借鉴参考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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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千年来的健康理念和实践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文化价
值、医学价值和健康价值，理应受到重视和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为继承和弘扬中医
药，保障人民健康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发展体系和保障体系，制
定本法[2]。”近年来，西部地区依据宪法和中医药法制定地方医药保护条例，也体现了西部各地对中医药技
术、人才、产业和文化的重视。西部地区具有特色的民族医药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才低谷
与产业洼地等诸多特点，通过立法传承和保护中医药技术及文化，发展地方中医药事业与产业，成为西部各
省面临的现实问题。

1. 西部主要省份中医药地方立法特点

1.1. 立法时间具有一定滞后性，影响地方中医药事业发展
自2016年《中医药法》颁布以来，三年后的2019年四川省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制定中医药条例的省份，

紧随其后的是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陕西省，2021年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重庆市，2022年
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2023年云南省，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次制定本地区的中医药条例，
至此西部主要省份均已制定了本省的中医药条例，西藏自治区除外，至今未指定中医药条例。法律是事业的
先导，是发展的保障，立法修订的不及时一定程度影响着西部地区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影响着西部地区中医
药事业改革的进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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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立法内容具有一定相似性，承袭中医法的整体框架
在立法框架上，与《中医药法》保持高度的相似。《中医药法》分为总则、中医药服务、中药保护与发

展、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九个章节。西
部地区的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重庆
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11省在本地的中医药条例中均设置了总则、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保护和发
展、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交流、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整体的框架与中
医药法高度相似。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有较大的区别外，其设置了总则、保障和促进、中医药医疗机构和从业
人员、中药与制剂、教育科研与合作交流、法律责任和附则，这个框架与中医药法有较大的出入。当然这是
由于立法法规定的，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地方中医药条例不能与中医药法相冲突，不能超越中医药法的
范畴。

1.3. 立法内容具有一定本位性，以中医服务为主线设计
西部12省、市、自治区除内蒙古自治区外，中医药服务均放置在第二章，在立法上，一般是按照重要程

度从前往后排，或者从原则到具体规范从前往后排，一般位置越靠前表明更加重视。其次就内容篇幅来看，
亦体现比较浓厚的服务本位设计，大部分省份均占了六分一以上篇幅规范中医药服务。甘肃省中医药条例中
医药服务章共10条而全篇共60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2条而全篇共54条，贵州省中
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1条而全篇共73条，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3条而全篇共57
条，青海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9条而全篇共53条，山西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8条而全篇共49
条，陕西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7条而全篇共62条，四川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3条而全篇共
61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0条而全篇共56条，云南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
12条而全篇共51条，重庆市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服务章共17条而全篇共62条，内蒙古的第三章医疗机构和从业
人员也是从侧面规范中医药服务，其占据10条而全篇共58条。西部地区在立法风格上比较接近“中医药管理
法”，在设计上偏向于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管理，对于人才、教育、科研、产业、文化等只做了一些原则
性、政策性和鼓励性的表述，以医疗服务行业思维设计地方立法，发展中医药事业，与当前国家对中医药事
业的战略定位和国际定位存在一定差距。

1.4. 保护中医药资源，发展中医药技术
建立分级分类的中医药材和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中药材和种质资源是中医药的基础，对中药材相关资源

的保护就巩固中医药的根基。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四川
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重庆市9省市自治区在条例中要求省级政府加强野生中药材保护，建立道地药材资源
库和保护基地，完善野生中药材的分级保护制度，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录和中药材种质资源库、数据库和
基因库，组织开展中医药资源的动态普查监测、整理挖掘，依法开展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保护、采集、繁育
和替代研究，推动生态种植，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支持中医药技术的传承与开发。中医药技术传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传承的目的。甘肃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重庆市8省、市、自治区要求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支持本行政区域内对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诊疗技术和特色疗法进行保护，对民间中医药种植
技术、生产技艺和炮制工艺进行保护传承、整理开发和研究利用。

多举措推动中医药技术创新发展。西部各省都比较重视中医药的创新和研究，千年的中医药需要与时俱
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葆其生命力；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不断为人民的健康提供源源不断的健康方案。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陕西省要求县级以上政府支持新药研发和传统知名药的二次开发、临床运用。甘肃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将中医药发展纳入科技发展规划，制定中医药科学研究计划，加大资金投入，
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方法创新。四川省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支持中
医药科技工作者在中医药理论、临床、药品等方面的研究。山西省要求省、市级政府设立中医药科技专项，
完善中医药激励创新政策。甘肃省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中医药成果转化与评价机制。贵州省明确
规定中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在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后，其研发、转化团队应当获得一定比例的报酬。贵州省
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鼓励中西医专业技术人才互学互通，培养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
才。青海省和陕西省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支持中医药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
加强院校、企业和医疗机构协同创新，为中医药技术的发展提供平台支撑。

1.5. 重视中医药人才教育，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中医药技术的传承创新、产业的发展壮大、文化的传承传播均在于人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属

于典型的人才洼地，人才的引、育、留、用均存在不同程度困难。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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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和云南省6省、区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均设置了人才培养章节，青海省和陕西
省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设置了教育章节，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四川省和重庆市未设置人才培养或者教育
章节。总体而言，大部分省份还是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西部7省人才培养和教育主要围绕构建教育、引进、激励、评价和保障体系展开。教育方面，甘肃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要求省级政府构建院
校教育、继续教育、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人才培养体系。广西壮族自治区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健全规模
合适、布局合理和层次清晰的中医药教育体系，支持设立壮医药、瑶医药相关民族特设医药专业。贵州省、
青海省、山西省和重庆市要求中医药院校加强中医药思维培养，提高中医药课程比重，将师承教育融入院校
教育，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内蒙古自治区重视硕博研究生教育，加快临床型高层次人次培养。人才引进方
面，甘肃省、贵州省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制定中医药人才引进政策，根据地方实际需要，特岗特设，引进中医
药科研带头人、青年技术骨干和高层次人才。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县级人民政府通过订单培养、招募招聘、
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基层医疗机构引才留才用才。

人才激励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贵州省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理等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人才评价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全区统一的中医评审制度，定期
评审。贵州省要求科技主管部门建立符合中医药规律的科研评价体系。人才保障方面，甘肃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要
求在中医药医疗项目评选、中医药课题立项、中医药医疗技术鉴定、职务职称任职资格评审等相关评审评估
鉴定活动中，应当以中医药专家为主。

1.6. 延伸中医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融合发展
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对于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

省、山西省、云南省和重庆市支持中医药产业与养老保健产业、健康旅游产业、文化休闲产业等产业的融
合。甘肃省统筹医药行业规划，深化种植、采集、加工、交易、包装、存储、运输等各个环节，协同推进中
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推进国家中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
支持定点口岸和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打造国际中药材交易市场。贵州省专门设置中医药产业促进章，从产
业规划、体系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专业市场、本省特色中药产品开发、产业集群融合等方面做了
比较详细的规定。四川省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川产道地中药材保护和质量溯源体系，制定生产标准，规范
道地药材种植，培育知名品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扶持中药材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完善边境口岸贸易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现代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

1.7. 传承中医药文化，扩大中医药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医药产业是中医药的体魄，那么中医药文化则是中医药的灵魂。壮大中医药产业就是强健体魄，传承

传播中医药文化则是富足精神。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和云南省8省市自治区均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设置了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交流章节，整体来看，西部身份
都是比较重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传播。

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传播各地主要重点规范文化宣传平台、宣传媒介、宣传机制等方面。从宣传平
台角度，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支持中医药博物馆、
纪念馆、展览馆、文化馆、科普馆、健康体验馆、非遗工坊和药用动植物园等平台建设，建立中医药科普基
地，推动中医药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镇、进家庭。贵州省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本行政区域
内的中医药古籍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和数字化。从宣传媒介角度，甘肃省、贵州省、陕西省要求广播、
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应当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从宣传机制角度，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要求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发展规划，将中医药知识纳入中小学课本。青海省、陕西省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健全保护名录，规范传承人的遴选和评审。四川
省、重庆市、广西省、甘肃省、云南省和贵州省6省将每年10月22日“世界传统医药日”设立为本地中医药文
化宣传日，从法规层面设定中医药文化宣传日，为各地平台宣传提供法律依据。

从对外交流角度，甘肃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鼓励组织和个人在内外宣传和普及中医药文化，开
办中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广西壮族自治区要求自治区政府推动中医药融入中国（广西）自由贸易区和防
城港国际医学试验区建设，支持与东盟国家共建实验室和科技园，发展中医药国际教育和文化宣传，扩大中
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青海省、四川省鼓励中医药机构建立海外中医药中心、国际合作基地和服务出
口基地。陕西省支持中医药院校和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交流，推动国际论坛、博览会和
会展等在陕西举行，宣传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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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地方中医药立法不足

2.1. 民族特色中医药保护发展不够突出
因地制宜推进民族医药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加强少数民族专科建设应当是地方立法的最大特色和亮

点，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只有甘肃省、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内蒙和青海7省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提到了
民族医药的保护，其他5省均为涉及民族医药保护问题。广西支持中医药医学院校等教育机构设立壮医药、瑶
医药等少数民族医药专业。内蒙鼓励教育机构设立蒙医蒙药相关中医药专业。青海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医疗机构和中药生产企业等主体，针对高原病等地重大疑难疾病、重大传染病开展中医药防治研究，支
持藏医药与西医药联合攻关，形成和推广疗效显著的防治方案、技术成果。就是提到3个省份，广西和内蒙均
是鼓励相关专业的建设，青海鼓励藏医的相关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和传统知识技艺的保护等方面均未
涉及，对于所鼓励的专业建设和研究，未有相关的资金、政策的配套措施，亦未有细化的举措。

因此，西部地区对民族医药立法重视程度不足，立法盲区较为明显。立法中缺乏针对民族医药如藏药、
蒙药、苗药等的专项保护法规，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如经典方剂、诊疗方法、炮制技艺等在立法中未得到充
分保护，立法对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不够具体，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细化措施。

2.2. 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博弈下环保不够重视
环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支撑。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形成了多样

化的生物资源库，但同时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水平较低，中医药产业发展对环境保护存在资源过度开
发、种植污染、土地利用冲突和生态修复不足等挑战，在发展和环保方面如果不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容易构
成失调与失衡，导致产业发展扼阻和环保恶化的双重败局，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实现中医药产业可持续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地方在立法时不得不慎重考虑和小心权衡。

但是只有四川、云南、青海和宁夏4省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中药材道地产区和特色中药材产区的环境保护，保护中药材种植养殖的生态环境，支持依法开展珍贵、濒危
药用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替代品繁育，坚持中药产业持续发展与耕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其余8省均
未对环境保护问题设置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可见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对发展中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
保问题不够重视。

2.3. 东西部比较下中医药产业法规过于笼统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过于笼统的法律犹如一纸空文，并不能很好落地，尤其是对于地方性法规而言，

应当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西省、云南省和重庆市6个省市自治
意识到了要发展产业大发展、大融合，但是在中医药保护条例中只是鼓励产业之间的融合，并未提出具体的
措施，对于产业之间如何融合，出台什么政策促进融合等均未涉及，上下游产业链之间如何衔接协同、区域
之间发展如何平衡，头部企业的重点如何支持等方面还有很大完善空间。

2.4. 知识产权视域下中医药技术和文化保护略显乏力
知识产权是技术保护的堡垒和文化传播的航道，对于促进中医药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传播，激励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西部各省总体上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不够重视，甘肃
省和青海省蜻蜓点水的提了一下县级以上科技部门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广西
壮族自治区、山西省和陕西省只是提到县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帮助社会主体申请专利、商标
和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只是鼓励医疗机构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其中医药技术和
中医药文化。内蒙古中医药条例对知识产权只字未提。因此可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医药技术和文化容
易引发侵权风险，阻滞技术创新和文化传播，给西部地区中医药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带来巨大阻力。

3. 西部地区中医药立法可借鉴参考之处

3.1. 突出民族特色中医药技术立法保护
民族医药文化是西部最大的地域优势和特色优势，地方立法的目的和初衷就是应当为地方中医药文化提

供特色保护，宏观方面《中医药法》给予了明确规定。突出中医药的地方特色，是地方中医药立法的重要使
命和价值所在。地方中医药法规就更应突出地方中医药资源和中医药文化的独特性，优化立法资源配置，如
在道地药材主产区应特别强调道地药材的保护和规范，确保资源的有效保护、利用和开发，如推进中医药特
色专科建设。积极修正立法框架，适当跳出《中医药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在符合上位法原则的前提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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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革创新，突出地方中医药事业产业的特点和需求，提升对地方需求和特色的认识能力和挖掘能力，从而
促进地方立法的创新性和独特性[4]。如内蒙古出台了《通辽市蒙医正骨保护条例》、贵州出台了《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苗医药侗医药发展条例》、云南出台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黑龙江出台了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保护条例》、吉林省出台了《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和广东出台了《广东省岭南中药材
保护条例》，他们从中医和中药材特色领域入手，依据地方特色资源按需立法，体现了地方对地方特色中医
药的重视和保护，为其他省的立法提供了可借鉴、可参考的立法示例。

《通辽市蒙医正骨保护条例》立足于蒙医正骨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坚持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
新相结合原则，设立专项保护费和专项经费，扶持、培养和引进蒙医人才，规范蒙医执业，支持蒙医企业研
发和专利保护。《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就彝医药保护发展、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专门立法，
规范彝医药，规划彝医药产业发展，大力度支持彝药材种植养殖、彝药研发生产，促进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
业发展。

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和传承制度应当是西部各地立法的最大特点。地方立法应当明确县级
以上政府职责、明确传承的方式和内容，依法保护特色中医药传承人的合法权。西部各地区经济水平差异
大、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大、当地人民的身体素质亦具有巨大差异，蒙医和瑶医就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正如
广西人和内蒙人具有很大差异一样。广西云南的瑶医在治疗菌类中毒方面处于全国领先，贵州苗医在治疗蛇
毒和妇科方面具有非常先进的经验，新疆的维医擅长治疗皮肤病和风湿骨病，内蒙的蒙医擅长整骨接骨，宁
夏回医擅长治疗呼吸道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青海和西藏的藏医擅长治疗心脑血管和神经系方面的疾病。各
地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特色的中草药也不一样，陕西的杜仲天麻，甘肃的当归黄芪，青海的冬虫夏草
黑枸杞，宁夏的枸杞甘草，新疆的肉苁蓉雪莲花，四川的川贝和川穹，云南的三七重楼，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一方水土种植一方药材。所以各地对疾病的研究、中药的研究具有地方特点。加强少数民族医学学科建
设，发展少数民族医特色专科，促进地方特色医药产业的发展是西部地区的首要抉择。

3.2. 强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立法中明确规范化种植，绿色化生产。推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减少对野生资源的依赖，建立种质资源

库，保护濒危中药材资源。采用轮作和间作技术，避免土壤退化，保持土壤肥力，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学
习国际先进的中药材种植和环保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
染物排放。采用节能设备，优化生产工艺，支持环保技术研发，推广先进的中药材种植和加工技术，降低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建立废弃物回收和处理体系，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因中药材
种植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受损的农户进行补偿。

立法中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和农户采用环保生产方式。加强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实施全产业链环境管
理，确保每个环节的全链条管理。建立环境监测体系，实时监控中药材种植和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利用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和生产的智能化管理。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
进行严厉处罚。在野生药材比较集中的地区，强化政府责任，除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外，还应积极进行生态
产业开发，提高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5]。

3.3. 细化产业扶持条款，加强中医药法规的可操作性
中医药法一些原则性规定就是为了给地方立法留足空间，产业入法能有效突破地方产业发展瓶颈，促进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6]。中医药产业链条长，涵盖养殖种植、流通加工、科学研究、市场销售、品牌文化等诸
多方面；涉及主体多元，需要林草部门、中医药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等通力
合作分工，才能有效解决中医药产业过程中的系列问题。地方立法可以从中医药产业链条各个阶段入手，分
阶段、分领域细化产业条款；亦可以从各部门职能入手，明确部门职责、细化分工、协同合作，防止法律的
错位、越位和缺位。

如江西就专门设立中医药产业发展章节，按照生产加工、市场流通、科研教育、监管服务的逻辑顺序，
理清中医药产业发展环节，细化在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监测管理、科学研究方面的措施，提供了可参考借
鉴的样本。贵州也设置产业促进章节，以产业发展规划、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开发研究、服务管理、产业
融合、文化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思路将涉及到中医药产业的各个环节和链条，全过程规范和细化，也是值得借
鉴参考。

3.4.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东中部地区的立法经验，将东中部区可借鉴的优秀经验入法。如北京市支持中医药特色技术、方

法、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并且提供资金支持。河北省支持中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将中医药的科学研
究纳入当地科技发展计划，加强中医药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临床研究基地等建设，为中医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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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发展提供机制和平台保障。湖北省支持社会主体采取申请地理标志产品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保护荆楚
道地中药材，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鼓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世界记忆
等名录。中东部地区还有很多优秀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西部省份应当立足地方实际，放眼全国统筹规划地
方中医药产业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2025年3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区域协作帮扶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运
字〔2025〕9号），通知明确为支持西部大开发，解决知识产权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东部8省分别对
口帮扶西部11省，北京对口帮扶新疆（含兵团），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上海对口帮扶重庆和云南、江苏对口
帮扶陕西和青海、浙江对口帮扶内蒙古和西藏、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山东对口帮扶贵州、广东对口帮扶广
西，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服务人才队伍、专业能力和业态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西部地区培养一批
高端专利商标代理人才，带动新兴产业、高端领域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和水平，更
好满足西部地区产业创新发展需求。

经过三年的对口帮扶，一定可以形成一批优秀经验和优良做法，下次地方中医药法规修订时可以将其中
良好做法吸纳入法，形成稳定良好可持续机制，以法促进西部大开发和中医药产业的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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